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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 残疾青少年在教育系统中

的个人经历 

  
 
 

 
 

 

 
 

 
 

 

 

这些个人故事分享了残疾学生在接受教育期间的经历。 

 

 
 

本资料由残疾学生及其家长和照护者共同设计。 



关于本资料 

本资料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由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照护者在澳大利亚残疾儿童和青

少年协会（CYDA）和全国少数族裔残疾联盟(NEDA) 的帮助下设计。 

澳大利亚政府承认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传统土地所有者和监护人。我们承认他们与土地、

水和社区的持续联系。我们向他们及其过去和现在的长老表示敬意。我们对土著居民和

托雷斯海峡岛民持续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习俗表示敬意。 

 

 

 

关于语言的说明 

本资料使用以人为先的语言（如  "student with disability"）。 但这种方法并不适

合所有人，很多人更喜欢身份优先的语言（如 " disabled student "）。  

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们鼓励你询问人们的偏好。我们也

承认所有这些术语背后的深厚历史渊源。  

 

人们使用 "合理调整"、"调整 "、 "支持 " 或 "变通 "来表示同样的意思。我们在本资

料中交替使用这些短语。《2005年残疾教育标准》中使用了 "合理调整 "一词。 

 

 

 

 

其他资料 

这是一组资料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在教育部网站或通过扫

描二维码找到。 

本资料还有简易阅读版和澳大利亚手语版和其他几种语言。

你可以访问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网站或通过扫描二维码获

取这些版本。   

 

 
 

 
 

 

        扫描二维码 

       

  内容说明：这些故事包含体能歧视、排斥和歧视的实例。如需支持，你可以拨打生命热线（Lifeline） 
  电话  13 11  14 或发送短信至 0477 13 11 14。 

 

https://www.education.gov.au/
https://www.education.gov.au/


 

 

 
 

在你开始之前 

你可以进一步了解《残疾教育标准》赋予您的权利。 然后查看: 

• Lily的故事 
 

• Daniel的故事 
 

 
 

免责声明：这些故事是参与此项目的年轻人的文字、观 

               点和经历。 

我们的故事 

本资料的用途 

 

 

他们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很重要。他们都讲述了教育机构如何遵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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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ucation.gov.au/disability-standards-education-2005/information-resources-students-disability-and-their-caregivers


 
Lily的故事  

内容说明: 本文提及体能歧视和排斥。  

 

像我这

样的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调整和支持。 

 

我们的故事 
 

 

在小学时，我就已经觉得自己尴尬难堪，与人群格格不入。我来自一个移民家庭，家

人对残疾或精神健康没有文化上的理解或框架，我没有言语或空间去弄清为什么我无

法融入其中，或者我需要什么才能有归属感。 

 

当我出国上大学时，我接触到了新的文化和人们，他们很有兴趣和我谈谈我的真实情

况，以及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发挥出潜力。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指导我。这是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群体中的一员，而且我们共同拥有决

定后代如何成长的能力和权力。 

 

 

从那时起，我在与专业学者和机构合作，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过程中有了各种不同经

历。有些人由于自身的背景和经历，可能对残疾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也更愿意就我的

需求进行交流。但是，从机构的方面来看，我一直对其缓慢的流程、沟通不暢和不合

理的要求感到沮丧，尤其是在需要提供医疗文书和文件来证明一些我认为不应该证明

的事情时。 

 

 

 
 

 



我们的故事 
 

 

 

 

不过，一旦为你提供了调整，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一旦

我通过了各种关卡和障碍，机构往往会在各种调整和修改方面提供很大的灵活性 

，以支持我和与我相同情况的人。然而，他们确实需要开发和创立各种工具和信

息，以支持学生完成申请的过程，并提高其意识和能见度，以便让未来的年轻人

知道这些支持的存在。 

 

对于其他和我处境相似的年轻人， 我真的想强调说， 

你们并不怪异，你们并不反常，你们的情况并不 

是个别的。 

 
 

写这篇故事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具验证性和和颇有收获的经历。有机会与真正的相同情况的

人公开分享、 不受评判，我绝不会认为这种机会是理所当然的。请记住，如果你需要帮

助或感到迷茫，请尽力伸手求援，你会发现我们会为你提供帮助。我知道承认自己

的脆弱可能很困难，但要知道，正是这些时刻会带来更多的学习、成长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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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天午餐都要到前台再领取一剂多动症药物，我经常感到被排斥。 

我们的故事 
 

 

Daniel 的故事 

内容说明：提到体能歧视、排斥、化学限制和教师的欺凌。 

 

 

小学  

 
我在教育方面的经历是全方位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我是一

名自闭症患者，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ADHD）和焦虑症。我记得自己在小学时

有极端的 "行为障碍"--我的老师是这么告诉我母亲的。我的小学经历可以用我的老师在我

的报告单中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丹尼尔是个聪明的学生，很有潜力，但在课堂上很难控

制自己，也不能全神贯注地完成任务。" 我相信，在许多教育环境中，这句话仍然被用来

形容许多学生。  

我坐立难安。我经常口不择言，说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不辜负我自封的 "班级小丑 "

的称号）。在遇到障碍时，我缺乏情商和应变能力。我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并在整个

小学期间接受药物治疗。 

 

 

我曾多次与老师发生争执，拒绝完成任务，与不允许我按照自己的风格做事的老师发生

口角。我与同学之间也有过这样的争斗。经过反思，我意识到这与我未确诊的自闭症有

关。我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记忆，那就是另一个学生抢了我的拉伸泥，我当时正在玩拉伸

泥。我很有礼貌地问她要回，但遭到了拒绝。我记得的是，突然，事态急速发展，我和另

一个学生一起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她的头发上满是我的拉伸泥！这不是我最美好的时刻。

小学阶段，我的行为方面问题多多，除了在乘法表比赛中一直独占鳌头之外，我对自己

作为学生的身份没有多少信心。 

成年后，我了解到《2005 年残疾教育标准》。回首往事，我认为学校本应为我提供更多

支持。如果他们能问问自己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问问我，情况会更好！然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做出调整，支持我学习并融入同学之中。  



我们的故事  
 

 

 

 

中学 
 

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活动。那是在一个大型体育馆里，我被分配到一个

班组，整个空间都有巨大的回声。我记得当时没有听清，也不知道自己被分

到了哪个班级。这导致我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花了30分钟才能找到教室。

尽管如此，中学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积极的经历。我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

并获得机会修改我的课程和结构，以支持我的个人目标。 

由于我在 11 年级上了 12 年级的数学课，因此我有机会从 12 年级的课程中删除 

一门科目。再加上我额外的学习间隙时间，这意味着我 12 年级的课程安排是周一至

周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30。 

 
 

 

当时，我正在做兼职工作，并获得了零售四级证书，作为我工作中 

管理职业发展的一部分。这也被计入了我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 

排名成绩（ATAR）。这样我就可以在白天学习，然后去工作，赚取 

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不错的收入。 

 
 

 

我非常感谢学校能够倾听我的目标和需求，并在规划我的教育结构时很包容。 

在考试期间，我还享受到了 "标准中的预先规定 "的变通所给予的便利，如延长休

息时间、在考场吃东西以及可以在考场内走动。然而，为此我被安排在一个与外界

隔绝的空间里，当我的同龄人有机会在考试前在考场外开玩笑和聊天时，我发现

这是一种很受排斥的感觉。 

但有趣的是，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材料或内容，告诉我根据《残疾教育歧视法》我应享

有的权利。我知道学校可以做出合理的调整，但他们向我介绍的时候是说"我

可以有这些选择"，而不是 "应该就我需要哪些合理的调整来参与教育来征求我的

意见"。我很满意学校为我所做的一切，但仔细想想，这似乎有点家长式作风，尽管他

们在很多方面绝对是做得很好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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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不去上课、缺席辅导课，

总之，在大学里我没有投入学习。 

  

我们的故事  
 

 

 
 

高等教育 
 

我接下来的教育经历是在大学里攻读音乐学士学位。我就读的大学为残疾人提供 

的支持相当差。他们真的没有提供资源，也没有给我申请支持的机会。我现在知道，根据  

  《残疾教育标准》 的规定，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我被一位讲师盯上了，他不喜欢我的个性 

（或者说不喜欢我因多动症而产生的焦躁不安的情绪）。 

 

 

我曾多次想放弃所有课程（不得不利用非正式的支持网络来维持我的参与）。 总 

之，我非常高兴能拿到毕业证书，结束这段经历。 

 

在我决定不再追求成为职业音乐家的梦想后，我决定重返大学，并最终攻读了心

理学学士学位。在有了前一所大学的经历之后，在我上新大学的第一年，我曾忐

忑不安地报名参加了残疾人支持服务。当我想证明我可以在没有额外支持的情况

下完成整个大学学业时，我曾有过奇怪的自豪感，但我意识到这不会给我带来价

值。当时我在残障部门工作，知道有用的支持对残障人士的生活有多大帮助。我

知道，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我有权在教育中获得这些支持。 

 

我决定使用我所在大学的残疾人支持服务，并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包括延长截止日 

期、考试休息时间以及在校园内提供安静的空间，以支持我完成学业。我从这方面 

获得了巨大的价值，因为这让我不至于去过度关注出了什么问题，并在我落后或因 

截止日期而感到压力时提供了帮助我的途径。  



我们的故事  
 

 

 

 

这也有助于我在全职工作的同时完成全日制大学学业，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和财务

目标都很重要。大学毕业时，我被录取攻读心理学荣誉学位学位，但我选择了放弃，

这样我就可以追寻令人兴奋的职业机会。 

 
 

如果说我希望人们能从我18年的教育经历的简述中得到什

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支持真的很有帮助。你可能觉得自

己不希望被区别对待，不需要调整，或者你的残疾不应

该决定你的能力。这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确实需要

支持，也不要觉得自己被疏远了，或者觉得自己还不够。 

 

 

无论你是否有残疾，每个人都需要支持。你能从支持中获得的价值，可能决

定你讨厌教育经历还是真正享受教育经历。 

 
 

你的经历是你自己创造的，所以要把它变成

你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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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ducation.gov.au/disability-standards-education-2005 

http://www.education.gov.au/disability-standards-education-2005

